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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平焕老师十八岁考入武冈师范，毕

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二野军政大学”。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庾老师与全国无数

的热血青年一样踊跃报名参军，并作为第

一批志愿军奔赴前线。期间，庾老师提了

干，成为连级军官。然而，后来他却选择解

甲回乡，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为此，他的大儿子不理解，曾多次向他

探过究竟：“老爸，你为何不留在军队呢？”

他说：“不太习惯紧张的军队生活。”大儿子

又说：“那你当时为何不读完大学，却要去

参军呢？”他严肃地说：“保家卫国是每个热

血青年的责任，国难当头，我不去，谁去？”

大儿子一脸崇拜地说：“老爸，您真行。但后

来，你为何又不肯当军官，却要回到农村来

呢？”这时，他抚摸着大儿子的头说：“爸爸

舍不得你和妈妈，还有你爷爷当年病了，需

要我回家照顾……”那时，他的大儿子才八

岁，自然是很难理解父亲的选择。

庾老师是我初中的历史老师。20世纪70

年代中期，初中只有两年。在这两年中，庾老

师的历史课是我班同学最喜欢的课之一。他

讲课时语速不快不慢，从容不迫，很有条理。

当时，“读书无用论”泛滥，喜欢读书的中学

生不多，上课用心听讲的人更是稀少。但庾

老师讲课时常常会恰到好处地穿插一两个

战争故事，这让学生们很振奋。

一天，班上一个擅长打听老师掌故的

同学告诉大家：“我校老师中最爱整洁的是

历史老师，他的被子整得像‘豆腐块’。他参

加过‘抗美援朝’，在战场立过功，还当过连

长呢……”“啊——”班上“炸了锅”，同学们

顿时对庾老师肃然起敬。特别那些向往参

军的男生，更是把他视为“偶像”。课余时，

他们喜欢模仿庾老师独有的铿锵有力的

“军人步伐”，还不时地用那不快不慢的语

调模仿着庾老师的“口头禅”：“养子强于

我 ，买 田 做 什 么 ？养 子 弱 于 我 ，买 田 做 什

么？”“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

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宗，不算是好汉。”

庾老师从教三十多年，桃李满天下，也

许他早已忘记我这个当年特别害羞的学生

了，但他对我教育的往事我却历历在目。那

时，我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每周收缴两次

历史作业。因为胆小，我不敢敲门叫老师，

每次收好作业本，放在庾老师的窗台上，就

立即离开了。一次，当我轻轻地放下作业本

时，庾老师的房门开了。顿时，我手足无措

地站在那里。庾老师叫住了我，说：“你的作

业本送得很及时，很好。但叠得不够齐整，

以后要注意。”我连连点头，不敢与老师对

视，只是朝他房间瞅，想看看那被传得神乎

其神的“豆腐块”，心里直盼老师早点放行。

不想，这时庾老师居然还拉住我的手，说：

“老师喜欢学习认真的学生。别胆小，要学

会与人交流。”我还是不住地点头。他又说：

“点头不行，要大胆地说出来。”我这才小声

地说：“好！”于是，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高

兴地说：“这就对了。”此后，我一改往日遇

到老师和长辈只点头微笑的习惯，敢大声

地问好了。

父亲看到我这一变化，非常高兴，问我

原因。我自豪地告诉他：“历史老师叫我这

样做的。”父亲说：“是那个参加过‘抗美援

朝’的老师吧？他真是个好老师，让我家这

个‘小妹子’一下变成‘大汉子’，很好！”

前年冬天，突然听到庾平焕老师逝世

的噩耗，心中不禁一阵大恸，并立即约了几

个同学前去悼念。

又是一年清明到。我怀着敬意写下此

文，以此缅怀恩师。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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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忆恩师
林日新

泪太重了

尽管我仰起头

尽管我紧闭眼睑

还是滚落出来

砸向石碑前的草丛

父亲教我宽容、慈爱

勤劳、节俭

像草木一样坚忍

却不能如草木般无情

一棵草被接连的泪水砸倒

旁边的，始终无动于衷

（唐志平，邵东市作家协会主席）

清明忆慈父
唐志平

以往挂青

爷爷总要催我们早点出门

每次在路上，我们走着走着

爷爷就会落在后面很远

等我们先到墓地准备好一切

才见爷爷喘着大气赶来

这些年挂青

我们习惯了早些出门

也习惯了没有爷爷的催促声

只是我们出门再早，走路再快

都是爷爷先在墓地里等着我们

墓地里的等待
梁厚连

小溪里，老枫树的倒影随着

阳光移动

白鹭的影子在我胯下飞行

受惊的鱼撞痛我的脚踝

这时，我听到母亲在高声呼

唤我的乳名

后来，我来到城市

一座座大厦像一片片浪花

我变成浪花里挣扎的鱼

而被风吹弯了脊背

被雪染白了头发的母亲

长眠在老屋后山

老枫树撒落的黄叶

年复一年垒高了母亲的坟墓

今天，站在墓畔的我

被一只白鹭撞痛了瞳仁

和着淅淅沥沥的春雨

我泪如泉涌

（刘益丁，洞口人，任职于深圳）

清 明 祭 母
刘益丁

一次语文单元测试，女儿

只 考 了 87 分 。妻 子 埋 怨 说 ：

“你 90 分都没考上，还想吃炸

鸡？”女儿听后，眼泪立刻就从

两颊流了下来，边哭边大声

说：“不吃就不吃！”听着母女

俩的对话，我不知说什么好。

等女儿情绪稍微缓和一

些，我问她：“瑗儿，老爸觉得

以你的能力，这次语文测试肯

定不止考 87 分。把试卷拿出

来，让老爸看一下，好吗？”她

揉揉眼睛，从书包里拿出折叠

的试卷，展开放在我面前。我

马上说：“老爸想让你告诉我，

这道题为什么会错呢？”她指

着那道题说：“这道题要求用

横线划出正确的读音，我打了

对号，扣了 4 分。”我趁机提醒

她：“你太不细心了，做题前一

定要认真阅读题目要求，以后

不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啰！”

“知道了！”她轻声应道。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班级

微信群看到，女儿又进行了第

二单元测试。心想，这次女儿

是否会有进步呢？晚上，我刚

回到家，女儿就跑过来把嘴凑

到我耳边，悄悄地说：“老爸，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这次考了

92 分。阅读全对！”我在她脸

上亲了一下，说：“真棒！”她又

蹦蹦跳跳跑开了。

其实，一个学生的学习成

绩相对落后，这最多只能说明两

点。一是在某次考试中，或者在

某一段时间里，这个学生的学习

成绩暂时性落后于其他同学。二

是在接受考核的学科范围内，按

照以考题为导向的评判标准，这

个学生获得的评价比其他同学

低。既不能说明这个同学愚笨，

也不能说明他“不上进”。

分数可以成为升学的制

胜法宝，但不等于能力素养。

有调查显示，小学期间的“尖

子生”，在升入高中和大学之

后，很多会淡出优秀者的行

列，而一些从小成绩中等的学

生往往有更出色的表现。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上

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而他

的哥哥朱筑文一直是班上第

一名。参加工作后，朱棣文当

上了教授，他哥哥还是副教

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后，

他哥哥才当上正教授。

比分数更重要的是成长。

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高尚的

道德、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孜孜不倦的学习热情，才是最

重要的。作为家长，面对孩子

考试分数落后，不必紧张焦

虑，更不要横加指责，而应该

树立科学的价值观，以平常心

对孩子多加鼓励，引导孩子改

正毛病、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而在高中推行周末双休的

当下，家长更需提升教育智

慧，与其纠结分数成绩，不如

引导孩子发展兴趣爱好，帮助

孩子成长为最好的自己。

（刘传斌，任职于武冈市
实验中学）

理性看待孩子分数
刘传斌

街上的店铺里又挂出了红

红绿绿的“青纸”，清明要到了。

细雨如丝，飘在窗户玻璃

上，汇成一行行“眼泪”慢慢往下

流。我站在窗前，望着一行行“眼

泪”，又想起了岳母。去年这个时

候，她还蜷缩在床上、絮絮叨叨地

要我们回去扫墓时带伞。可此刻，

她的名字已刻进冰凉的石头里。

记得第一次去岳母家，她正

在田里撒猪粪。她一头短发，一

身蓝布衫，裤脚卷到大腿上，脸

上有星星点点粪渍。岳母家里三

间土砖屋，墙垛上布满蛛网般的

裂纹。一个老人悄悄对我说：“你

丈老子死得早，家里一个女冇嫁

人，两个崽冇讨老婆。你丈母娘

六十岁了，又当爹又当娘，又忙

里又忙外，硬是厉害！”

结婚第二年，我想买下一个

族人的四间老屋，到处借钱。那

天，岳母来到我家，给我一个纸

包：“我只有这么多。”她粗糙的手

掌覆在我手背上，茧子硌得我有

点痛。我剥开一层层旧报纸，里面

的钱有十元的、有二十元的，整整

一千元。妻子事后埋怨：“我娘就

爱操闲心！那些钱是她卖萝卜白

菜和茄子辣椒攒下的，自己平时

连块豆腐都舍不得买。”

岳母后来搬到县城和小舅

子住在一起，快七十岁时终于

“丢掉了锄头把”，可她愈发爱操

“闲心”了。家里请客，她要问这

个来没那个来没，问一遍不放

心，至少问两三遍。看到孙子、外

孙，她会问这个听老师的话没、

问那个找到对象没，问一遍不

够，至少问四五遍。看到儿子、女

婿，她会问生意好不好。你若回

“好”，她就笑着说，你以后还要

买房子，要省着点花钱；若回“不

好”，她就苦着脸说，你以后不要

给我钱，每年给，我用不完……

那年中秋节，我和妻子去看

她。我们要回家时，她忽然拿出

两团棉线交给妻子，神神秘秘地

说：“你要收好！”我感到奇怪：妻

子从来不做针线活，她给两团棉

线干嘛？一年后我们发现了其中

的秘密：两团棉线里藏了一千元

钱。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

眼——岳母给的不是棉线，是长

长的牵挂长长的关爱。

岳母七十岁那年生了一场

大病，医生要我们准备后事，可

她奇迹般康复了。有人说岳母

“命硬”。她的命确实硬，康复后，

她战胜了冠心病，又扛过了疫

情，一直活到九十四岁。不过，她

慢慢变得痴痴呆呆，有时不认识

人，有时吃饭不知咸淡。她的青

光眼和白内障也更严重了。有一

次，我去送东西，见她拄着拐杖

站在门口张望。“穿黄衣服那个

是不是牛宝？”她转过头，浑浊的

眼珠泛着水光。其实，刚刚走过

去的是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

“牛宝”是大舅子，他在外地经商

已有一年多没回来了。我不忍心

说破。青光眼和白内障蒙住了岳

母的世界，可她却拼命想看清儿

孙们的面容。

最后六七个月，岳母是在床

上度过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

昏睡，偶尔清醒，会胡言乱语：

“屋里好多垃圾，快丢到和尚桥

去！”“你打我的崽，我拼命都和

你来，我们到大队部评理去！”直

到那晚，她紧闭的双眼忽然睁

开，流下最后两滴泪……

雨越下越密，像我的思念。

“沙沙”的声音不断传来，仿佛岳

母在耳边絮絮叨叨。

 􀳌精神家园

清 明 的 思 念
申云贵

夫伏龙洲者，洞口县城平溪

江中一沙洲耳。其状如龙，狭长

而灵动，是为名焉。

余于此洲，半载中，四番欲

登而今始成也。

乙未年中元，余初来洞口，

闲逛县城，漫步江边，远观江中绿

意盎然。遂步入河堤，眼见一沙洲

横卧滔滔江水中，四周垂柳、修竹

掩映，当中飞檐峭壁，乃大惊，问

旁人。曰：“此伏龙洲也。洲中建

筑，乃洞口望族萧氏宗祠。”余好

奇，旋觅船欲往，无果，望洲兴叹。

冬月十五，恰逢周末，欲二番登

岛。刚下河堤，见一老妪驾轻舟正

待离岸，遂高声呼唤。奈言语不

通，轻舟潇洒而去也，叹！翌日，余

力邀本地同仁一名，兼做向导及

游伴，欲借其言语之便，租船登

岛。又逢艄公外出，可叹复可悲！

腊八日，四番登岛，终成矣。用毕

早餐，携本地同仁两位，租车抵达

江畔。沿河堤行至古码头，遇一大

叔江边垂钓，旁有扁舟一叶。同仁

近前，一番咿咿呀呀。大叔欣然摇

橹，渡吾等上岛。

船靠洲岸，泊一月牙湾中，

四周古柳覆盖，虽十步不得视

焉。时值隆冬，然柳条飘逸，绿意

尚存，奇哉怪也。弃舟，踏鹅卵小

径，吾等终登伏龙洲也。右侧菜

畦数片，各式时令菜蔬应有尽

有，欣欣然也。前方，鸡犬相闻。

尽头茅庐一座，一仙风道骨老翁

挥毫泼墨，其兴正浓，吾等不忍

叨扰，悄悄然左转。

横穿半亩茶园，前方松柏、

香樟交相辉映，树隙间萧氏宗祠

赫然在立。萧氏宗祠者，又名兰陵

会馆，始建于明正统年间，迄今六

百余载春秋。正面为山门兼前墙。

大门有三：左曰“敬宗”门，右曰

“祖率”门，正中乃“兰陵”门。门前

有联曰：“揽雪峰秀色光耀民俗风

韵；挽平溪狂澜涮新兰陵丹青。”

门前两狮，怒目而视江面。三门紧

闭，均系楠木质，厚重而古朴，漆

以朱颜，奈岁月磨砺，皆呈斑驳之

态也。墙砖乌青，绿苔遍布，叩之，

“崆崆”焉，若有历史回音也。墙角

遗落古条石若干，凹痕犹存，究为

何用，不得知焉。吾等绕后门而

入，方知此中别有洞天。

祠内阡陌交通，错落有致，

分东南西北四院，皆置天井，作

采光、排水之用。其西、北两院，

各植芭蕉数株，枝叶与屋檐齐

平，树干同庭柱等粗。余思之，若

逢雨夜，坐阁楼窗边，听雨打芭

蕉，当别有风味也。四院之中夹

三阁，中间风雨楼，高大挺拔，其

下方置八仙桌、条凳，乃族中集

会、议事之所，南北通透，甚为亮

堂。东西两墙高悬“崇文尚武”

“德昭远裔”警世牌匾。前方为戏

台，共三层，乃该祠最高之建筑，

远在江畔即可观其八角琉璃宝

顶，煞是壮观。后进为祖先牌位

供奉堂，前置香案，左书“孝”，右

书“忠”。萧氏一脉，于此久居六

百载，历三十三代，人丁兴旺。

出后门，乃茂密竹林。其间

有羊肠小径，直通后码头。码头

左侧，横亘附属小岛者三，构成

岛中含岛奇观。更有奇者，乃各

岛之间，皆有天然大树横向生

长，浑然而成独木小桥，将三小

岛与本洲相连。正可谓野渡无人

树自横，妙哉！

余兴未尽，奈天色渐暗，一天

竟过也。遂依依作别，催舟过江。

（柳格彬，湖南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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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伏 龙 洲 记
柳格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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